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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０ 世纪前期归义军诸都僧统交替年代三题

魏睿骜

一、 贤照、 福高的交替年份

贤照的继任者为福高， 这一观点基本上已得到学界的公认， 但两者的交替年份目前

观点还不统一。 竺沙雅章先生根据 Ｐ􀆰 ３５５６ 《都僧统氾福高和尚邈真赞并序》： “洎金山

白帝， 国举贤良， 念和尚以 （与） 众不群， 宠锡恩荣之秩， 遂封内外都僧统之号， 兼

加河西佛法主之名” （郑炳林、 郑怡楠辑释 《敦煌碑铭赞辑释 （增订本） 》， 上海： 上

海古籍出版社， ２０１９ 年， 第 ９００ 页）。 认为当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时， 福高继任为都

僧统， 他们两人的交替年份应在 ９０５ 年 （ ［日］ 竺沙雅章 《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》， 京

都： 同朋舍， １９８２ 年， 第 ３４８－３４９ 页）。 荣新江先生则指出 Ｓ􀆰 １６０４ｂ 《天复二年 （９０２）
四月廿八日都僧统贤照帖诸僧尼寺纲管徒众等》： “都僧统帖诸僧尼寺纲管徒众等。 奉

尚书处分， 令诸寺礼忏不绝， 每夜礼 《大佛名经》 壹卷， 僧尼夏中则令勤加事业。
……仰判官等每夜巡检， 判官若怠慢公事， 亦招科罚。 其帖仰诸寺画时分付， 不得违时

者。 天复二年四月廿八帖。 都僧统贤照” （图版见方广锠、 ［英］ 吴芳思主编 《英国国

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 第 ２５ 册， 桂林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 ２０１３ 年， 第 １３１－１３２
页）。 是目前所见贤照最晚的文献， 遂将两人的交替年份定在 ９０２ 年 （荣新江 《归义军

史研究———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》， 上海：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 １９９６ 年， 第 ２８４－２８５
页）。 郝春文先生亦持此观点 （季羡林主编 《敦煌学大辞典》， 上海： 上海辞书出版社，
１９９８ 年， 第 ３５５ 页）。 看来要弄清两者的交替年份， 还需其他文献来作进一步说明。

山东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 ＬＢ􀆰 ０５２ 号文书中有关于都僧统贤照的记载， 马德先生在

《国内散藏敦煌遗书的调查随笔》 一文中曾对这一篇文书进行过叙录： “正面为 《大乘

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》 的疏释， 背面有两件文献， 一是 《天复五年 （９０５） 新妇染患施

舍文》 （拟）， 二是 《都僧统贤照都僧录谈广等上仆射状稿》 （拟）。 两份文献为我们提

供了新的信息。 一是天复五年， 文书中写为 ‘天复五年甲子正月’。 天复仅三年， 即公

元 ９０１ 年到 ９０３ 年。 敦煌地处偏远， 多有不知中原已经改元而沿用旧年号的情况。 天复

五年应为 ９０５ 年， 而 ９０５ 年为乙丑年， 甲子年是 ９０４ 年。 此处干支与天复年次不合， 推

测可能是刚刚进入新年正月不久， 出于习惯而仍记为甲子年， 实应为乙丑 ９０５ 年正月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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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马德 《国内散藏敦煌遗书的调查随笔》， 《敦煌研究》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， 第 ４８ 页）。 并

在文中根据 《天复五年 （９０５） 新妇染患施舍文》 与 《都僧统贤照都僧录谈广等上仆射

状稿》 同抄一纸的情况， 判断都僧统贤照 ９０５ 年正月还在任上。
另外， Ｓ􀆰 ２５７５ （３） 《唐天复五年 （９０５） 八月灵图寺徒众上座义深等大行充寺主状

并都僧统判辞》： “灵图寺徒众上座义深等状。 众请大行充寺主。 ……伏望都僧统和尚

仁恩详查， 特赐拔擢。 ……天复伍年八月日灵图寺徒众义深等牒。 ……状称多能， 无羽

能飞者。 若阙六翮， 岂可接云而高翔也。 然来意难违， 便可□□。 □日。 贤照 ” （图

版见方广锠、 ［英］ 吴芳思主编 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 第 ４５ 册， ２０１７ 年， 第

７１－７２ 页）。 此状由当寺上座领衔， 徒众具名， 请补寺主。 判辞后有某位都僧统的署名，
因文书末尾残缺， 署名仅剩右半边部分， 难以辨认。 唐耕耦、 张弓、 郝春文等先生未予

释录 （唐耕耦、 陆宏基 《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》 第 ４ 辑， 北京： 全国图书馆文

献缩微复制中心， １９９０ 年， 第 ５１－５２ 页； 张弓 《汉唐佛寺文化史》， 北京： 中国社会科

学出版社， １９９７ 年， 第 ３６７－３６８ 页； 郝春文主编 《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》 第 １２
卷， 北京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 ２０１５ 年， 第 ３７０－３７１ 页）； 王使臻先生录作 “福高”
（王使臻、 王使璋、 王惠月 《敦煌所出唐宋书牍整理与研究》， 成都： 西南交通大学出

版社， ２０１６ 年， 第 １７０ 页）； 郑炳林先生录作 “贤照” （郑炳林、 郑怡楠辑释 《敦煌碑

铭赞辑释 （增订本） 》， 第 ８９９ 页）。 Ｓ􀆰 １６０４ｂ 《天复二年 （９０２） 四月廿八日都僧统贤

照帖诸僧尼寺纲管徒众等》 都僧统贤照署名清晰， 将 Ｓ􀆰 ２５７５ （３） 中所剩右半部署名与

Ｓ􀆰 １６０６ｂ 对照， 会发现两者实属一人， 皆为都僧统贤照所署。 可见， 直到天复五年

（９０５） 八月贤照仍在都僧统任上， 他与福高的交替年份应在此后不久。

二、 ９３３－９３５ 年间的都僧统

竺沙雅章先生指出， 关于海晏的最晚一件文书是 Ｓ􀆰 ６４１７ 《长兴二年 （９３１） 正月二

十九日普光寺尼圆证等上都僧统状》， 并认为龙巧
言是海晏之后的继任都僧统 （ ［日］ 竺

沙雅章 《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》， 第 ３５４－３５５ 页）。 荣新江先生通过检索文书， 认为

Ｐ􀆰 ２６３８ 《清泰三年 （９３６） 六月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等状》、 Ｐ􀆰 ３３０２Ｖ （２） 《儿郎伟》 与

海晏的卒年有关。 Ｐ􀆰 ２６３８ 第 ９－１０ 行记有巳年 （９３３） “阴僧统和尚衣物， 唱得布玖阡

叁拾贰尺”， 荣新江先生认为这位 ９３３ 年去世的阴僧统非海晏莫属， 并结合 《儿郎伟》
中的记载， 进一步把海晏去世的时间限定在 ９３３ 年二月底以前 （荣新江 《归义军史研

究———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》， 第 ２８６－２８７ 页）。 Ｓ􀆰 ６７１４ 《清泰二年 （９３５） 三月金光

明寺徒众上座神威等上都僧统状并判》 是目前所见最早记载龙巧
言为都僧统的文书， 后

有龙巧
言的判词： “上座是六纲主务， 切籍众内能人。 ……准状补充， 便须料事。 九日龙

巧
言” （图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 《英藏敦煌文献 （汉文佛经以外部份） 》
第 １１ 卷， 成都： 四川人民出版社， １９９４ 年， 第 ６３ 页）。 ９３３－９３５ 年间的都僧统为何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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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引 Ｐ􀆰 ２６３８ 《清泰三年 （９３６） 六月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等状》 中有关于 “王僧统” 的

记载： 乙未年 （９３５） “王僧统和尚衣物， 唱得布陸阡叁佰捌拾贰尺”； 回残项下： “又
绵绫壹匹， 王僧统袄子价入。” 这位王僧统又见 Ｓ􀆰 １５１９ 《辛亥年 （９５１） 十二月七日直

岁法胜所破油面历》 中： “面柒斗， 油壹升， 造故王僧统戒斋用。” ９３５ 年他的衣服被唱

卖， 可知这位王僧统正去世于此年。 荣新江先生由此认为王僧统是 ９３３－９３５ 年间的都

僧统， 但也不排除是这一阶段的副僧统 （荣新江 《归义军史研究———唐宋时代敦煌历

史考索》， 第 ２８７ 页）。
正如荣新江先生所言， 这位王僧统不能排除是这一时期的副僧统。 有证据表明， 这

一时期其实是存在着一位都僧统的。 莫高窟第 ３８７ 窟是一个盛唐窟， 五代后唐清泰元年

（９３４） 由康家重修。 西壁龛下有清泰元年十月修窟功德记。 西壁龛下南侧五代供养人

像列北向第一身题名： “……释门都僧统兼门□□□京城□□临□供奉大德阐扬三教大

法师赐紫沙门□ （香） □□ （维） □ （宥） 供养俗姓康氏” （敦煌研究院编 《敦煌莫

高窟供养人题记》， 北京： 文物出版社， １９８３ 年， 第 １４７ 页）。 题名前虽前缺， 然据学

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， ９３４ 年前并没有香号维宥， 俗姓康氏的都僧统， 郑炳林先生认为

康维宥任都僧统当在清泰元年前后 （郑炳林 《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》， 收入郑炳

林主编 《归义军史专题研究》， 兰州： 兰州大学出版社， １９９７ 年， 第 ４４７ 页）。
康维宥任都僧统不会只任一年， 他的任职时间应该在 ９３３－９３５ 年间。 因此， 这一

时期任都僧统的应为康维宥， 而非王僧统。 王僧统去世于 ９３５ 年， 他应该是这一时期的

副僧统。

三、 龙巧
言 （辩） 的继任者

竺沙雅章先生指出， 有关龙巧
言任都僧统最晚的文书是 Ｐ􀆰 ４６３８ （１８） 《清泰四年

（９３７） 僧龙巧
言等上司空牒》， 认为龙巧

言任都僧统的年限止于 ９３７ 年 （ ［日］ 竺沙雅章

《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》， 第 ３５５ － ３５６ 页）。 荣新江先生则根据 Ｓ􀆰 ８５８３ 《天福八年

（９４３） 河西都僧统龙巧
言牓》， 认为龙巧

言直到 ９４３ 年仍然在都僧统任上。 另外根据

Ｐ􀆰 ２０３２Ｖ 《甲辰年 （９４４） 净土寺直岁惠安手下诸色入历》： “粟陸硕， 孔僧统亡百日斋

儭入”； Ｐ􀆰 ２０４０Ｖ 《乙巳年 （９４５） 正月二十七日已后净土寺胜净戒惠手下诸色入历》：
“麦两硕五斗， 孔僧统百日斋施入。 粟贰拾硕， 氾僧统施入”。 认为这位 “孔僧统” 即

为龙巧
言， 进一步将龙巧

言的去世时间定在 ９４４ 年 （荣新江 《归义军史研究———唐宋时代

敦煌历史考索》， 第 ２８９ 页）。
Ｓ􀆰 ３８７９ 《乾祐四年 （９５１） 河西都僧统帖》， 是都僧统为常例转念限应有僧尼准时

云集的帖， 后有都僧统署名： “应管内外都僧统帖。 请僧尼寺纲管所由等。 右奉处分，
今年四月大会， 准常例转念三日， ……右仰准此指撝， 不得违犯者。 乾祐四年四月四

日。 应管内外都僧统□□□” （图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 《英藏敦煌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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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汉文佛经以外部份） 》 第 ５ 卷， １９９２ 年， 第 １９２－１９３ 页）。 乾祐四年即后周广顺元年

（９５１）， 竺沙雅章先生认为这位 ９５１ 年在位的都僧统即为龙巧
言的继任者， 由于署名处过

于潦草， 未辨别出这位都僧统的法名， 在文章中用 “某” 来代替 （ ［日］ 竺沙雅章

《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》， 第 ３５６ 页）。 荣新江先生亦认为这位署名潦草的都僧统就是龙
巧
言的后任， 又据 Ｐ􀆰 ２０４０Ｖ 《乙巳年 （９４５） 净土寺入历》 中所载： “粟贰拾硕， 氾僧统

施入”， 认为这位都僧统俗姓 “氾”。 在注文中又指出： “唐耕耦先生告知， 他据北图新

字号未刊文书， 推定此名为 ‘光惠’ ” （荣新江 《归义军史研究———唐宋时代敦煌历史

考索》， 第 ２９７ 页）。 最终得出结论， 认为氾光惠乃龙巧
言的继任者。 郑炳林先生将

Ｓ􀆰 ３８７９ 号文书都僧统署名处录作 “全照”， 并根据 Ｓ􀆰 ３９０ 《氾嗣宗和尚邈真赞并序》 中

所载， 认为 ９４４ 年氾嗣宗曾继龙巧
言出任过都僧统一职， ９４５ 年至 ９５１ 年间去世 （郑炳

林、 郑怡楠辑释 《敦煌碑铭赞辑释 （增订本） 》， 第 １１６０－１１６３ 页）。
正如学者们所言， Ｓ􀆰 ３８７９ 都僧统署名处过于潦草， 很难知道他的具体法号。 唐耕

耦先生指出的北图新字号未刊文书， 经查阅应为 ＢＤ１４６７０ （新 ０８７０） 《灵图寺徒众举纲

首牒及都僧统金光惠判词》： “ 早夜不离于 于梵宇。 ……伏望都僧统和

尚照详大业， 允从众情， 特补前人， 以充纲首。 ……广顺三年四月日灵图寺徒众愿护等

牒。 ……准请。 勘能于须住持， 便令勾当。 不许有理者。 二日。 金光惠” （图版见中国

国家图书馆编， 任继愈主编 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 第 １３１ 册， 北京： 北京图书馆

出版社， ２０１０ 年， 第 ３１０ 页）。 ＢＤ１４６７０ 都僧统署名处字迹清晰， 方广锠先生将其录作

“金光惠” （方广锠、 李际宁、 黄霞 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·馆藏目录卷》
第 ７ 册， 北京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 ２０１５ 年， 第 ８０２９－８０３０ 页）， 土肥义和先生亦同

意此录法 （ ［日］ 土肥义和 《八世纪末期 ～十一世纪初期敦煌氏族人名集成 （氏族人

名篇 人名篇） 》， 东京： 汲古书院， ２０１５ 年， 第 ８４４ 页）。 广顺三年 （９５３）， 距上述

９５１ 年署名潦草的都僧统任职仅两年之隔。 另外， 如将 Ｓ􀆰 ３８７９ 与 ＢＤ１４６７０ 号文书都僧

统处署名进行对比， 则会发现两者实属一人， 均为金光惠， 而非氾光惠。
目前所见金光惠任都僧统最早的文书为 Ｓ􀆰 ３８７９ 《乾祐四年 （９５１） 河西都僧统

帖》， 据荣新江先生研究， 龙巧
言于 ９４４ 年就已去世。 那么 ９４４ 至 ９５１ 年间是否有可能会

存在另外一位都僧统？ 上文， 郑炳林先生根据 Ｓ􀆰 ３９０ 《氾嗣宗和尚邈真赞并序》 中的记

载， 认为 ９４４ 年氾嗣宗曾继龙巧
言出任都僧统一职。 Ｓ􀆰 ３９０ 《氾嗣宗和尚邈真赞并序》：

“师姓氾氏， 香号嗣宗； 济北名家， 敦煌鼎族。 ……可谓河陇仁师， 殊方教主。 方保长

隆圣教， 永曜慈云。 ……继恩叨承门吏， 幸忝周勤； ……法门梁栋折， 儒苑艺皆空。
……” （郑炳林、 郑怡楠辑释 《敦煌碑铭赞辑释 （增订本） 》， 第 １１６０ 页） 该篇邈真

赞无篇额、 撰写人署名及撰写题记， 据序文： “继恩叨承门吏， 幸忝周勤”， 继恩， 即

杨继恩， 乃本篇作者。 敦煌文书中杨继恩的作品保存较多， 统共有九篇， 从撰写题记

看， 杨继恩的作品上起 ９３７ 年， 下迄 ９４６ 年， 以此推之， 本篇邈真赞当撰于 ９３７－９４６ 年

之间， 或距此不远， 从时间上看， 氾嗣宗正处于这一交替阶段。 郑炳林先生的这一观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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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可从 Ｐ􀆰 ２０３２Ｖ 《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》： “粟六斗沽酒， 氾僧统开经时

看僧官用”， “粟肆斗沽酒， 氾僧统开经罢日解劳荣斋人用”； Ｐ􀆰 ２０４０Ｖ 《乙巳年 （９４５）
正月二十七日已后净土寺胜净戒惠手下诸色入历》： “麦两硕五斗， 孔僧统百日斋施入。
粟贰拾硕， 氾僧统施入”， “粟贰拾硕， 氾僧统依忏子施入”， “麦贰拾硕， 氾僧统施

入”； Ｐ􀆰 ３１６５Ｖ 《年代不明 （公元十世纪） 某寺入破历算会牒残卷》： “一石二斗僧统亡

纳赠用， ……四斗看氾僧统用” 等文书中得到佐证。 这位氾僧统是继龙巧
言后的僧统，

这一时期俗姓氾的僧统当即氾嗣宗无疑。 如此， 则 Ｓ􀆰 ３９０ 《氾嗣宗和尚邈真赞并序》 的

撰写时间最有可能应在 ９４６ 年。
这一时期的文书中还有一位吴僧统。 Ｐ􀆰 ３２３４Ｖ 《面豆布緤入破历》： “立机一匹，

吴僧统患令诵施入”； Ｓ􀆰 ６３００ 《年代不明 （公元十世纪） 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残卷》：
“油半升， 粟壹斗， 岁日祭嚮吴僧统用”； Ｐ􀆰 ２０３２Ｖ 《后晋时代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

稿》 第 ３０９ 行： “吴僧统和尚收灰骨人事用”、 第 ８１７－８１８ 行： “面壹硕叁斗伍升， 吴僧

统和尚收灰骨造顿用”； Ｐ􀆰 ２０４０Ｖ 《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》 第 １０８－１０９
行： “立机壹匹， 土布壹匹， 吴僧统患时念诵入”、 第 ２９５－２９６ 行： “油肆升， 吴僧统收

灰骨造顿用”。 从时间上来看， 这位吴姓僧统正处于龙巧
言和氾嗣宗任都僧统期间， 荣新

江先生认为他或许是龙巧
言时的副僧统 （荣新江 《归义军史研究———唐宋时代敦煌历史

考索》， 第 ２９７ 页注 ［７１］ ）。
９４４ 年龙巧

言去世后， 接替他任都僧统的并非 “某” 或 “氾光惠”， 而是氾嗣宗。 氾

嗣宗任职时间是在 ９４４－９４６ 年之间。 ９４６ 年后， 由金光惠继任都僧统一职， 直到 ９５３
年， 他仍在任上。 这一时期敦煌文书中所出现的吴姓僧统， 应该是龙巧

言时期的副僧统。

（作者魏睿骜， １９９４ 年生，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）

１８１１０ 世纪前期归义军诸都僧统交替年代三题


